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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之路我开始筹划出国留学的时间是98年秋天，那时我已经

在职场上拼搏了多年，有了不错的事业和经济基础，但我越

来越觉得自己所在的H市并不是我梦想的终点。它虽然依山

傍水，景色秀丽，但毕竟只是个中等城市，对于喜欢竞争和

挑战的我，它实在是太小了。中国历代的文人志士都有一个

根深蒂固的传统：当经过多年的寒窗苦读，自认为学有所成

时，便要到京城或省城去施展抱负。踏足社会多年来，我从

未停止过学习的步伐，不断丰富的知识和阅历令我到大地方

去闯荡的愿望愈加强烈。一位古希腊哲学家曾说过：“人生

幸福的前提之一是生活在一个有名的大城市里。”是的，在

大城市里，有更多高素质的人才；有更加丰富的教育资源；

也有更广阔的人生舞台。而这一切，都是在小城市里无法企

望的。加之那时中国加入WTO的脚步已越来越近，不久的将

来竞争将更加残酷，对知识和能力的要求也将更加严格。怎

样才能在未来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呢？我决定走留学深造

的路，这样既可以提高自身的学识和素质，也可以借此实现

人生幸福的前提。选择留学的国家时，澳大利亚因其较低廉

的费用和适宜的位置成了我的首选。这时，我更加深刻地体

会到了生活在大城市里的幸福以及住在小城市的许多不便。

在小地方，出国留学的人并不多见，不容易找到志同道合者

交流信息，相互鼓舞，因此在之后漫长的办理出国的路上几

乎都是我一个人在孤独地踌蹰而行。而且那时H市还没有出



国留学中介，由于对办理程序一窍不通，我不得不选择了远

在深圳的一家中介。深圳离H市有80公里远，在往后的一年

多时间里，我无数次奔波于两地间的公路上，再加上数不清

的长途电话，不知耗费了多少精力和金钱。更要命的是，H

市那时还没有托福强化班，而因为工作繁忙，我又无法脱产

到邻近的大城市去学习。为了通过考试，我不得不比大城市

里的人付出多几倍的汗水。其实以我多年从不间断自学英语

的功底，我本可以轻松考上600分的，但由于没有上过那种可

以化腐朽为神奇的强化班，我无法获取起码的经验和应试技

巧，99年1月和5月考了两次之后才涉险过关。可是当我于8月

将成绩单和资金证明交给中介时，却被告知一部分资金证明

不合格。由于中介事先没有解释清楚，我根本不知道资金证

明有6个月存款期的概念，因此办资金证明采用的是一种极其

荒唐可笑的方法：将几万元存进银行，让银行里面的熟人开

了资金证明，然后又立刻将钱取出，如此反复，搞出了几十

万的存款证明。中介说澳洲签证的审核比较严格，按我这样

子是不可能成功申请的，重新办理资金证明又要等待半年之

久，而且审核期也非常漫长。为了尽快赚取我的高额手续费

，中介狡猾地劝我不如申请去纽西兰留学，审核时间既短，

成功率也高，保证在2000年初就能出去，而且到时从纽西兰

去澳洲也容易得多。可是他却没有告诉我纽西兰也一样需要6

个月的资金存款期限，我这种资金证明照样过不了关。那时

我已经为出国留学努力了整一年了，在亲朋戚友的殷切厚望

下我感到骑虎难下，何况出国深造又是我平生的一大愿望，

就这样半途而废也不是我的处世作风。纽西兰就纽西兰吧，

事在人为，我不信到时不能再转到澳洲去。就这样我听从了



中介的劝说。时间又过去了3个月，11月中旬我接到中介的电

话，他故作遗憾地告诉我，还是因为资金证明的问题，我也

无法申请普通的学生签证，我如遭五雷轰顶，一下子怔住了

，他又哄我说，不如退而求其次，申请一个“限制性目的签

证”(Limited Purpose Visa) 吧，我后来才知道这种签证是纽西

兰移民局为一些特殊群体而创的，这些群体包括：到纽西兰

作短期非正规课程学习的人或资金有问题、出国目的有疑问

的人，这类人没资格获得正常的学生签证，只能代之以这种

签证。它的有效期只有3个月至一年；只有一次出入境的权力

，踏入纽西兰国土后一旦离开，便不能再次进入。而且签证

到期时不能象学生签证那样可以在境内续签，也不能向有关

当局上诉，必须无条件离境。纽西兰有关当局也没有承诺届

时以这种签证申请学生签证不会被拒签。可当时中介向我解

释这种签证时尽量含糊其辞，只告诉我这种签证不能申请永

久居留权，记得我听了此话还高兴地说：这样最好，我本来

就没想过要呆在国外，拿这种签证反而可以令家人和女友对

我更加放心。2000年2月中旬，我被告知已通过了限制性目的

签证的评估。此时我对这种签证的实质已了解得一清二楚，

因此这个消息并没有让我欣喜，反而带给我一种食之无味，

弃之可惜的感觉。得到消息几天后我便和女友去领了结婚证

。在我整个出国留学的过程中，我的女友始终陪伴在我身旁

，在精神上给了我巨大的支持。确定终身大事一方面可以给

她一个交代并表明心志，另一方面也希望有人能和我一起去

面对和承担不久的将来更加可怕的困难。一个月后我收到了

签证，期限从2000年3月至10月，只有短短半年。到期后我又

得离开纽西兰重新申请学生签证，而能否成功还是个未知数



。我的心中充满了挫折感，我不明白上天为什么这样苛待一

个勤奋好学，孜孜以求的人。那时，我已三十而立，握在手

中的是一个意义不大的半年英语学习签证，抛在身后的是奋

斗多年的事业基础。我究竟能否如愿在两三年内完成学业呢

？我看不到一丝希望，但我决定赌一把，去做一次唐吉珂德

式的搏斗。新婚不到两个月，我于4月17日启程从罗湖海关出

境，到香港新机场乘机。命运之神一开始便在这条前途渺茫

的出国路上给了我一个下马威。由于纽西兰签证官的粗心大

意，致使我签证上的出生日期和护照上的日期相差了三天，

这点细微的破绽让心细如发的香港入境处官员发现了，他们

怀疑我是偷渡者，盘查了我近两个小时。香港人最后放我走

时，还故作宽宏大量地对我说：虽然我们认定你的证件是真

实的，但其他人却不一定这样认为，到时候你很有可能会被

挡在纽西兰的机场上进不去，所以我们建议你最好还是回纽

西兰大使馆去换一张新的签证。我对他们的话嗤之以鼻，继

续向目的地进发。人在绝境时都会无所顾忌的，我心想就让

我尽早迎接最后的失败吧，不要再拖延时间了。幸好可怕的

后果并没有发生，心惊胆颤中我踏上了纽西兰的土地。我就

读的学校位于纽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可是还没等我在这座

城市睡上几个安稳觉，限制性目的签证引起的种种烦恼便接

踵而至。首先我没有打工的资格，只能眼看着口袋里的钱一

天天往下掉；其次我也没资格申请配偶来探亲或陪读；更糟

的是，当我拿着墨尔本一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向澳洲领事馆

申请学生签证时，却被告知根本不会受理我这种类型的签证

。学校一位负责留学生事务的中国人孙小姐心肠极好，她非

常同情我的遭遇，一直想办法怎样替我申请到正常的学生签



证。7月中旬寒假期间，孙小姐建议我趁此机会重新申请学生

签证，而不要等到10月签证到期时再作行动。她说学校会尽

量提供证明信和其它便利来帮我顺利过关的。按规定，我不

能在纽西兰境内申请其它类型的签证，但可以到境外的任何

一个纽西兰的使领馆申请。孙小姐于是建议我到最近距离的

纽西兰驻悉尼领事馆去申请。可是当我向澳洲领事馆申请进

入澳洲的旅游签证时，又因我的身份而被拒绝受理。看来只

能回北京向那儿的纽西兰大使馆申请了，于是我购买了中国

国际航空公司的机票。因为国航的班机须在悉尼机场停留两

个小时，我不得不又向澳洲领事馆申请过境签证，没想到还

是被拒绝受理。我愤怒地向澳洲签证官抗议说：飞机只是在

悉尼停留短暂时间，乘客又无法离开机场，为什么连这样的

过境签证都不给我。他斩钉截铁地回答道，我们政府有规定

，只要是限制性目的签证的持有人，就别想踏上澳洲国土半

步。在别人眼中，持有这种签证的人简直成了危险分子。怀

着满腔愤懑，我只得购买了不需停留澳洲土地的马来西亚航

空公司的机票，绕道吉隆坡飞向北京。在吉隆坡滞留了一天

后，我于7月19日下午到达了北京。20日我便去朝阳区亮马河

南路的纽西兰大使馆递交签证申请。受理申请的签证官是一

个长着娃娃脸的可爱中国女孩，但她对我的态度却一点也不

可爱，反而差点把我置于死地。她一会儿说：你虽然从纽西

兰回来，但并不能享受特权，还须跟其他申请者那样重新申

请。一会儿又说：你的申请材料不齐，必须回广东准备好后

再递交。我事先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她这当头一棒一下子把

我给打懵了，脑袋变得浆糊一样，一句应对的话也想不出，

就这样被她毫不留情地打发走了。我离开大使馆时，感觉到



整个世界都塌下来了。天啊，多么残酷的后果啊，工作已经

辞掉了，在国外才呆了三个月，英语没学好，学业也没完成

，可我却不能再倒回去了。我的前途，我的未来⋯⋯，我不

敢再往下想了。不行，我决不能就此罢休，不惜代价也要挽

回局面，豁出去了！主意已定，我的头脑立刻清晰起来，猛

然想起临行前孙小姐曾替我写了一封信带给签证组组长索伦

萨(Sorenson)小姐，而且我离开奥克兰的前一天还打过电话给

她，我为何不以此为借口要求见索伦萨一面呢？于是我又到

回去要求见刚才那个女孩，这回我理直气壮地告诉她我们学

校的官员托我带一封信给签证组组长，而且我也跟她本人通

过电话。据理力争之下，这个女孩妥协了，我终于见到了签

证组组长索伦萨小姐，她似乎是位毛利人，态度相当和蔼，

比我那位同胞好多了。受到她的友善的鼓舞，我一股脑把我

拿到限制性目的签证之后所遭受的种种磨难和波折倾泄出来

，几乎到了声泪俱下的地步。并且我又把结婚公证拿了出来

，诚恳地说，自己新婚不到两个月便出去留学，除了一心想

学点知识外没有别的目的，如果能获得一个正常的学生签证

，那么将有利于早日完成学业，尽快回家跟妻子团聚。她耐

心地听完我的遭遇，同情地说了句：非常不幸! 接着她仔细审

阅了我的各种材料，然后对我说了段有如天籁之声的话：“

请放心，我可以保证你能够回到纽西兰继续你的学业。但我

今天还不能给你签证，我还要跟你的学校核实一下你缴交下

学期学费的情况，请你明天再来一次好吗？”结果我第二天

上午便从她手里拿到了梦寐以求的学生签证。第三天便坐上

了飞回奥克兰的班机。7月24日我回到奥克兰时，前后花了不

到一个星期的时间，房东和同学们 出国留学移民教育考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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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 ZTY----我的曲线留学之路我开始筹划出国留学的时间是98

年秋天，那时我已经在职场上拼搏了多年，有了不错的事业

和经济基础，但我越来越觉得自己所在的H市并不是我梦想

的终点。它虽然依山傍水，景色秀丽，但毕竟只是个中等城

市，对于喜欢竞争和挑战的我，它实在是太小了。中国历代

的文人志士都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当经过多年的寒窗苦

读，自认为学有所成时，便要到京城或省城去施展抱负。踏

足社会多年来，我从未停止过学习的步伐，不断丰富的知识

和阅历令我到大地方去闯荡的愿望愈加强烈。一位古希腊哲

学家曾说过：“人生幸福的前提之一是生活在一个有名的大

城市里。”是的，在大城市里，有更多高素质的人才；有更

加丰富的教育资源；也有更广阔的人生舞台。而这一切，都

是在小城市里无法企望的。加之那时中国加入WTO的脚步已

越来越近，不久的将来竞争将更加残酷，对知识和能力的要

求也将更加严格。怎样才能在未来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呢

？我决定走留学深造的路，这样既可以提高自身的学识和素

质，也可以借此实现人生幸福的前提。选择留学的国家时，

澳大利亚因其较低廉的费用和适宜的位置成了我的首选。这

时，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生活在大城市里的幸福以及住在

小城市的许多不便。在小地方，出国留学的人并不多见，不

容易找到志同道合者交流信息，相互鼓舞，因此在之后漫长

的办理出国的路上几乎都是我一个人在孤独地踌蹰而行。而

且那时H市还没有出国留学中介，由于对办理程序一窍不通

，我不得不选择了远在深圳的一家中介。深圳离H市有80公

里远，在往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我无数次奔波于两地间的公



路上，再加上数不清的长途电话，不知耗费了多少精力和金

钱。更要命的是，H市那时还没有托福强化班，而因为工作

繁忙，我又无法脱产到邻近的大城市去学习。为了通过考试

，我不得不比大城市里的人付出多几倍的汗水。其实以我多

年从不间断自学英语的功底，我本可以轻松考上600分的，但

由于没有上过那种可以化腐朽为神奇的强化班，我无法获取

起码的经验和应试技巧，99年1月和5月考了两次之后才涉险

过关。可是当我于8月将成绩单和资金证明交给中介时，却被

告知一部分资金证明不合格。由于中介事先没有解释清楚，

我根本不知道资金证明有6个月存款期的概念，因此办资金证

明采用的是一种极其荒唐可笑的方法：将几万元存进银行，

让银行里面的熟人开了资金证明，然后又立刻将钱取出，如

此反复，搞出了几十万的存款证明。中介说澳洲签证的审核

比较严格，按我这样子是不可能成功申请的，重新办理资金

证明又要等待半年之久，而且审核期也非常漫长。为了尽快

赚取我的高额手续费，中介狡猾地劝我不如申请去纽西兰留

学，审核时间既短，成功率也高，保证在2000年初就能出去

，而且到时从纽西兰去澳洲也容易得多。可是他却没有告诉

我纽西兰也一样需要6个月的资金存款期限，我这种资金证明

照样过不了关。那时我已经为出国留学努力了整一年了，在

亲朋戚友的殷切厚望下我感到骑虎难下，何况出国深造又是

我平生的一大愿望，就这样半途而废也不是我的处世作风。

纽西兰就纽西兰吧，事在人为，我不信到时不能再转到澳洲

去。就这样我听从了中介的劝说。时间又过去了3个月，11月

中旬我接到中介的电话，他故作遗憾地告诉我，还是因为资

金证明的问题，我也无法申请普通的学生签证，我如遭五雷



轰顶，一下子怔住了，他又哄我说，不如退而求其次，申请

一个“限制性目的签证”(Limited Purpose Visa) 吧，我后来才

知道这种签证是纽西兰移民局为一些特殊群体而创的，这些

群体包括：到纽西兰作短期非正规课程学习的人或资金有问

题、出国目的有疑问的人，这类人没资格获得正常的学生签

证，只能代之以这种签证。它的有效期只有3个月至一年；只

有一次出入境的权力，踏入纽西兰国土后一旦离开，便不能

再次进入。而且签证到期时不能象学生签证那样可以在境内

续签，也不能向有关当局上诉，必须无条件离境。纽西兰有

关当局也没有承诺届时以这种签证申请学生签证不会被拒签

。可当时中介向我解释这种签证时尽量含糊其辞，只告诉我

这种签证不能申请永久居留权，记得我听了此话还高兴地说

：这样最好，我本来就没想过要呆在国外，拿这种签证反而

可以令家人和女友对我更加放心。2000年2月中旬，我被告知

已通过了限制性目的签证的评估。此时我对这种签证的实质

已了解得一清二楚，因此这个消息并没有让我欣喜，反而带

给我一种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感觉。得到消息几天后我便

和女友去领了结婚证。在我整个出国留学的过程中，我的女

友始终陪伴在我身旁，在精神上给了我巨大的支持。确定终

身大事一方面可以给她一个交代并表明心志，另一方面也希

望有人能和我一起去面对和承担不久的将来更加可怕的困难

。一个月后我收到了签证，期限从2000年3月至10月，只有短

短半年。到期后我又得离开纽西兰重新申请学生签证，而能

否成功还是个未知数。我的心中充满了挫折感，我不明白上

天为什么这样苛待一个勤奋好学，孜孜以求的人。那时，我

已三十而立，握在手中的是一个意义不大的半年英语学习签



证，抛在身后的是奋斗多年的事业基础。我究竟能否如愿在

两三年内完成学业呢？我看不到一丝希望，但我决定赌一把

，去做一次唐吉珂德式的搏斗。新婚不到两个月，我于4月17

日启程从罗湖海关出境，到香港新机场乘机。命运之神一开

始便在这条前途渺茫的出国路上给了我一个下马威。由于纽

西兰签证官的粗心大意，致使我签证上的出生日期和护照上

的日期相差了三天，这点细微的破绽让心细如发的香港入境

处官员发现了，他们怀疑我是偷渡者，盘查了我近两个小时

。香港人最后放我走时，还故作宽宏大量地对我说：虽然我

们认定你的证件是真实的，但其他人却不一定这样认为，到

时候你很有可能会被挡在纽西兰的机场上进不去，所以我们

建议你最好还是回纽西兰大使馆去换一张新的签证。我对他

们的话嗤之以鼻，继续向目的地进发。人在绝境时都会无所

顾忌的，我心想就让我尽早迎接最后的失败吧，不要再拖延

时间了。幸好可怕的后果并没有发生，心惊胆颤中我踏上了

纽西兰的土地。我就读的学校位于纽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

可是还没等我在这座城市睡上几个安稳觉，限制性目的签证

引起的种种烦恼便接踵而至。首先我没有打工的资格，只能

眼看着口袋里的钱一天天往下掉；其次我也没资格申请配偶

来探亲或陪读；更糟的是，当我拿着墨尔本一所大学的录取

通知书向澳洲领事馆申请学生签证时，却被告知根本不会受

理我这种类型的签证。学校一位负责留学生事务的中国人孙

小姐心肠极好，她非常同情我的遭遇，一直想办法怎样替我

申请到正常的学生签证。7月中旬寒假期间，孙小姐建议我趁

此机会重新申请学生签证，而不要等到10月签证到期时再作

行动。她说学校会尽量提供证明信和其它便利来帮我顺利过



关的。按规定，我不能在纽西兰境内申请其它类型的签证，

但可以到境外的任何一个纽西兰的使领馆申请。孙小姐于是

建议我到最近距离的纽西兰驻悉尼领事馆去申请。可是当我

向澳洲领事馆申请进入澳洲的旅游签证时，又因我的身份而

被拒绝受理。看来只能回北京向那儿的纽西兰大使馆申请了

，于是我购买了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机票。因为国航的班机

须在悉尼机场停留两个小时，我不得不又向澳洲领事馆申请

过境签证，没想到还是被拒绝受理。我愤怒地向澳洲签证官

抗议说：飞机只是在悉尼停留短暂时间，乘客又无法离开机

场，为什么连这样的过境签证都不给我。他斩钉截铁地回答

道，我们政府有规定，只要是限制性目的签证的持有人，就

别想踏上澳洲国土半步。在别人眼中，持有这种签证的人简

直成了危险分子。怀着满腔愤懑，我只得购买了不需停留澳

洲土地的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机票，绕道吉隆坡飞向北京。

在吉隆坡滞留了一天后，我于7月19日下午到达了北京。20日

我便去朝阳区亮马河南路的纽西兰大使馆递交签证申请。受

理申请的签证官是一个长着娃娃脸的可爱中国女孩，但她对

我的态度却一点也不可爱，反而差点把我置于死地。她一会

儿说：你虽然从纽西兰回来，但并不能享受特权，还须跟其

他申请者那样重新申请。一会儿又说：你的申请材料不齐，

必须回广东准备好后再递交。我事先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她

这当头一棒一下子把我给打懵了，脑袋变得浆糊一样，一句

应对的话也想不出，就这样被她毫不留情地打发走了。我离

开大使馆时，感觉到整个世界都塌下来了。天啊，多么残酷

的后果啊，工作已经辞掉了，在国外才呆了三个月，英语没

学好，学业也没完成，可我却不能再倒回去了。我的前途，



我的未来⋯⋯，我不敢再往下想了。不行，我决不能就此罢

休，不惜代价也要挽回局面，豁出去了！主意已定，我的头

脑立刻清晰起来，猛然想起临行前孙小姐曾替我写了一封信

带给签证组组长索伦萨(Sorenson)小姐，而且我离开奥克兰的

前一天还打过电话给她，我为何不以此为借口要求见索伦萨

一面呢？于是我又到回去要求见刚才那个女孩，这回我理直

气壮地告诉她我们学校的官员托我带一封信给签证组组长，

而且我也跟她本人通过电话。据理力争之下，这个女孩妥协

了，我终于见到了签证组组长索伦萨小姐，她似乎是位毛利

人，态度相当和蔼，比我那位同胞好多了。受到她的友善的

鼓舞，我一股脑把我拿到限制性目的签证之后所遭受的种种

磨难和波折倾泄出来，几乎到了声泪俱下的地步。并且我又

把结婚公证拿了出来，诚恳地说，自己新婚不到两个月便出

去留学，除了一心想学点知识外没有别的目的，如果能获得

一个正常的学生签证，那么将有利于早日完成学业，尽快回

家跟妻子团聚。她耐心地听完我的遭遇，同情地说了句：非

常不幸! 接着她仔细审阅了我的各种材料，然后对我说了段有

如天籁之声的话：“请放心，我可以保证你能够回到纽西兰

继续你的学业。但我今天还不能给你签证，我还要跟你的学

校核实一下你缴交下学期学费的情况，请你明天再来一次好

吗？”结果我第二天上午便从她手里拿到了梦寐以求的学生

签证。第三天便坐上了飞回奥克兰的班机。7月24日我回到奥

克兰时，前后花了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房东和同学们


